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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章  人生若只如初见  
战争。  

战争毁灭了一个时代，战争也创造了新的世界。  

不知从何时起，夜已不再完全是黑暗。  

夜幕下，两点暗红色的幽深萤光亮起，缓缓在空中飘移着。  

萤火微弱光芒笼罩的地方，到处都流淌着浓稠、深绿、总是散发

着浓厚腐臭的污水，即使是在几乎无光的角落里，污水也会发出惨淡

的绿色荧光，照亮了周围一小片地方。与它那令人无法忍受的肮脏相

比，足以致命的辐射才是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污水最危险的所在。  

污水积聚成的汪汪水潭中，看不清本来颜色的碎布、生满锈的铁

罐以及不知是什么动物遗下的腐肉尸骸，各式各样的污物或浮或沉。

时时会有近一米长的巨鼠不知从何处钻出，吱呀尖叫着，从污水中冲

过，又消失在黑暗之中。足以杀死一匹壮年马匹的辐射似乎对巨鼠全

无影响，然而偶尔巨鼠身上会连皮带毛掉下来几块肉块，若细看时，

会发现这些肉早已腐烂。从这点上来看，似乎巨鼠并非完全不受辐射

影响。  

红萤向上飘升数米，停留在一根倾斜的钢梁顶端，四下扫视着暗

夜下世界。两点红萤中映出的尽是只剩框架的大厦、半边坍塌的墙壁

房屋，以及四处散落的汽车残骸。  

夜色下的世界，处处映射着惨绿荧光。  

这样一片地方，五十年前叫做废墟，现在则被称为城市。  

不远处的街道转角忽然亮起刺眼的火光，疯狂且歇斯底里的叫喊

声交织在一起，迅速向这边涌来。  

红萤受惊，迅速张开四片透明翼翅，急速振动着向高处飞去。一

片火光恰好照了过来，便可以看到一只一米多长的巨大甲虫正向远方

飞走。  

那拿着火把的人对这只甲虫全无兴趣，只是随着前方的人流全力

奔跑，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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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光迅速远去，巨甲虫重新隐入黑暗。然而忽有一阵劲风吹过，

巨甲虫登时发出尖锐如针的哀叫，锋利如刀的节足不住地在砖石、钢

筋上划出火花，四片翼翅也拼命拍动，却仍然被慢慢拖入深沉的黑暗。 

随后与它尖叫声相应和的，是咔咔嚓嚓的咀嚼声音。  

一条黑暗的小巷中，忽然响起阵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看上去慌

张到了极处的女人冲了进来。一进小巷，她忽然注意到墙边正靠坐着

一个身影。  

那人全身都蒙在一张黑色的毯子里，低垂着头，根本看不清面孔，

从那瘦小的身材看来，更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。  

女人一咬牙，几大步冲了过去，将怀中紧紧抱着的襁褓硬塞到那

个人怀里，带着哭音道： “求求你，救救她！ ”  

墙下一汪污水散发出的荧光照出了女人的面容，虽然光亮闪烁黯

淡，仍可看出那是一张十分年轻漂亮的面孔，外表二十左右，有着这

个时代罕见的细腻雪白皮肤，足以让大多数女人嫉妒得想在她脸上划

上几刀。她的脖颈也修长挺直，自下颌处起，一道挺拔曲线划出近乎

完美的弧度，一路延伸向下，然后在白皙的胸上突然挺立，挤出一道

深深的乳沟来。女人衣衫很薄，前襟扣子只草草系了几颗，大半丰腴

的胸乳都露在外面，衬衣上隐约可以看到两个诱人凸起，周围则是一

小片水渍，应该是刚刚给婴儿喂过奶。  

仅仅停留了不到一秒钟的功夫，根本不等那个人回答，女人就霍

然站起，向巷子深处跑去。跑出十多米后，她忽然发出一声几乎要刺

破耳膜的尖叫。在略显喧嚣的夜里，尖叫声远远传了开去。不远处狂

乱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欢喜的喊叫，不到一分钟

的功夫，火把便照亮了小巷，十余个衣衫破烂、脸上交织着残忍和亢

奋的暴民冲进小巷，你推我挤，向巷子深处追去。  

一个看上去特别粗壮的家伙挥舞着手上钉了几根大铁钉的木棒，

双臂左挡右突不停地将自己前面的人挤开，边追边叫着： “待会儿捉

到了那女人，老子要第一个上她！谁敢跟我争，我就砸烂他的头！ ”  

2



他身后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发出一阵音量和他体型毫不相称的

大笑，嘲弄地道： “得了吧，黑邓肯！那女人可是和恶魔睡过觉的，

谁知道身上带了些什么，你敢捅她？你就不怕干到一半，自己的家伙

先烂在她那里面？ ”  

黑邓肯嘟囔道： “那可不好说，我可是比你们要能抗辐射。 ”只不

过他的声音明显开始有了些犹豫。  

他这一迟疑，立刻有好几个人哄笑起来： “黑邓肯，你可是连变

异母猪也敢上的，怎么也怕了？该不会是家伙已经烂了吧？不过你的

家伙和体型还真不成比例哩！ ”  

黑邓肯恼怒地咆哮了几声，吼道： “我不管！你们谁觉得自己家

伙大谁就上，反正老子是不干了！ ”  

忽然有人尖叫道： “你们若都不要，我来！反正我的家伙已经烂

了一半，能搞个细皮嫩肉的女人，东西全烂掉也值！ ”  

叫喊的是个干瘦老头，身上只胡乱缠了块脏布，除此之外几乎精

光。他瘦骨嶙峋的身躯上遍布着腐伤烂疮，头顶上光秃秃的，只有几

缕苍白软毛。一路跑来气喘吁吁，胸膛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，活像拉

着一组老式风箱，他只能勉强跟得住大部队，可是腰下那根黑糊糊的

家伙硬得就像一根又短又细的铁棒，笔直突兀地伫立在肚皮上。  

小巷不长，十几个暴徒转眼间就从另一端冲了出去。摇曳的火光

过去后，黑暗重新统治了这里。全身上下都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暴民

眼中只有那女人白净的肌肤在晃动，压根没有注意墙角边那团阴影是

个人。其实就算暴徒们看到了他，像这样躺在充满了辐射的污水边等

死的人也到处都是，根本就无人会在意。  

距离小巷不远，暴民们的叫喊声突然愈发高亢起来，夹杂着一声

声女人凄厉得不似人声的尖叫。不多久女人的叫喊忽然呜咽起来，似

乎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，暴民的哄笑尖叫声却一阵高过一阵，最终将

女人的声音完全淹没。  

黑巷中，那个裹紧了黑色毡毯的身影忽然动了动，低垂的头慢慢

抬起，从毛毯下捧出一个襁褓，破布边缘露出半边手掌，看那稚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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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廓明显属于未成年的孩子，然而肌肤却是冰洁莹润，亮得有些耀眼，

与周围格格不入。而低垂的毛毯中，亮起一团深碧色的光芒，那是他

的眼睛，正默默地注视着襁褓中的婴儿。  

婴儿既不哭也不闹，一双大大的蓝色眼睛也在回望着那团深幽的

碧光。这是个女孩，小鼻子修直挺拔，肌肤如同最上等的奶酪般晶莹，

完全不像这时代婴儿们受辐射影响，染着大块大块黑蓝灰绿的皮肤。

那小小的嘴唇也有着罕见的刀削般的线条。总而言之，她漂亮得过分，

特别是对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婴儿来说。  

他眨了眨眼睛，照在女婴脸上的碧光也随之闪动了几下。终于，

他伸出手，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打开一点，让那女婴也能听得见

周围的声音，听见暴民的吼叫喘息，以及偶尔爆发出来的女人凄厉叫

喊。  

这双手修长、白皙，纤长的手指似是暗夜之昙花，悄然绽放刹那，

便又收回到毛毯里面。  

女婴的头微微倾侧，耳朵一抖一抖地颤动着，将周围的声音都收

了进来，听得十分专心。他这才发现，她的耳朵上端竟然分出了两个

尖端，比寻常人类的耳朵要长了一半。  

远处暴虐与淫乱的盛宴并未持续多久，随着一阵失望之极的哄叫，

暴民们渐渐变得安静。随后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随着滚滚浓烟飘散的，

还有一阵阵难闻的焦煳味道。大火熊熊，偶尔会冲上十余米的空中，

这时的火光甚至能够将小巷中的黑暗也驱散片刻。  

小巷积聚的污水里已然空空如也，那始终裹着深黑毛毯的孩子已

不知去向。  

太阳照常升起。  

炽烈的阳光努力穿透厚厚的灰云，洒落在黑黄相间的大地上。偶

然有强风吹开一小块灰云，让阳光不受阻碍地透射下来，地面上各式

各样奇异的动物便四散而逃寻找荫蔽，或者索性躲入地下的洞穴中，

躲避这足以致死的强烈阳光。唯一不怕阳光的是一种高大植物，苍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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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的茎干上生满了半米长的尖刺。每当阳光照射下来，它就扭动枝茎，

尽可能地接受强光的洗礼，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着。  

咣当、咣当！阵阵嘈杂的噪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一个五十来岁

的老头一边用力敲着插在地上的一根空铁管，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叫着：

“干活了！都给我爬起来，兔崽子们！让老汉斯看看今天还剩下了几

个幸运的家伙！ ”  

周围立刻有百余人从地上跳起，向这边跑来，但在距离老人五米

远的地方，这些人就自动停了下来，似乎在那里有条无形的边界，让

他们不能再前进一步。人群中有几个人不明状况，还在拼命向前挤着。

周围几个壮汉立即骂道：“新来的家伙排后边！挤什么挤？ ”那几个人

还未反应过来，脸上早就挨了重重的几拳，身不由己地摔倒在地。周

围的人立刻拳脚相加，毫不留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壮汉们才将几个被

打得奄奄一息的新人扔到了队伍外面，还恨恨地吐上几口浓痰。  

老汉斯早就看惯了这些暴行，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他上身穿

着件完全失去光泽的皮夹克，内里是件细碎暗红格子的粗布衫衣，下

身是条粘了些机油的牛仔裤，脚上套了双高腰军靴。跟周围那些穿得

跟乞丐没什么两样的流民一比，老汉斯简直就是个国王，他也的确傲

慢得像个国王。在他的胸前，别着一枚银色的徽章，徽章背景是座远

方的城市，中央镶着一辆隆隆驶来的坦克。在阳光照耀下，这枚徽章

闪闪发光，十分抢眼。数以百计的目光不时落在徽章上，有畏惧，有

羡慕，更多的是瘦狼见肉的贪婪。  

面对着数百头野狼，老汉斯根本就没感到害怕。他站到一张角铁

焊成的桌子后面，从身后木板箱中拿出几个看不清商标的罐头，重重

扔在案台上，扯起嗓子吼道： “老规矩！一百公斤矿石换五分钱，吃

的价格和昨天一样，便宜你们这帮兔崽子了，今天甚至还有几个罐头，

就看你们谁能拿得走！都别挤，一个一个过来！ ”  

这些人早就知道规矩，排好了队伍，一个个地走到铁桌前。老汉

斯像个挑牲口的屠夫，扫了一眼他们的体格、皮肤以及脸色，随口吩

咐着： “你可以，去那边领东西干活！ ”或者是 “你不行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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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许可的流民立刻小跑步奔向旁边的工具堆，拎起把铁镐，提

上个背筐就向几百米外的矿井跑去，生怕动作慢个一丝半点便会被老

汉斯当作不中用的人，说出那句可怕的 “你不行 ”。那些已经有了经验

的则不急不忙地走着，神态自然熟稔得仿佛在自家庭院里，要知道这

活儿可是要干一整天的，把力气浪费在跑路上十分不明智。  

“为什么我不行！”一声闷雷似的咆哮将所有人的目光都了拉回来。

一个足有一米九几、长得如同山熊的黑人壮汉用力捶着铁案，向着老

汉斯咆哮着。  

老汉斯取出块干干净净的手帕，慢慢擦着喷到自己脸上的口水，

向黑人胸前一处碗口大的溃烂指了指，慢慢地道： “你得了病！让你

下矿井，会把我的壮骡子们都给传染上的，那时谁来给我干活？ ”  

“我能干活！我要吃的，我有三个孩子要养！ ”黑人根本没有仔细

听老汉斯在说些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咆哮着，将铁案擂得轰隆作响。  

老汉斯皱了皱眉，一边理着浓密的胡须，一边向身后打了个手势。

只听砰的一声，黑人的叫声骤然止住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胸膛上忽

然多出来的大洞，喉头嗬嗬作响，却说不出话来。  

老汉斯身后，一个秃头壮汉再次扣动手中双管霰弹枪的扳机，又

是一声巨响，数百粒铁砂轰进那黑人的胸口，将他的伤口扩大了一倍，

而且彻底打穿了他宽厚的胸膛。这壮汉身上套着件皱得不成样子的黑

西服，还有好几个破洞，显然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古董货了。在老汉

斯身后，一共站着三个这样的壮汉。  

老汉斯擦完了脸，向铁桌前的空气说道： “还有，黑鬼，你的口

水很臭！ ”看他说话的口气，就好像那个黑人仍站在桌前一样。  

没进矿洞的流民还有一百多个，他们望过来的目光中少了许多贪

婪，多了一些畏惧。有几个人走过来，将黑汉的尸体拖走，就扔在了

几百米外的地方。用不了多久，闻到血腥气味的腐狼与秃鹰就会将他

的尸体吃得干干净净，连一块骨头都不会剩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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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案前的队伍迅速缩短，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，大多数流民就已

下到了矿洞里面，没被选上的人则向城镇方向走去，看看能不能到那

儿去碰碰运气。  

“生病的骡子越来越多，这个月的份额可有些够呛……”老汉斯嘟

囔着，站了起来，挺了挺有些酸痛的腰板。懒腰才伸到一半，他的动

作忽然停了下来，然后双手撑着铁案，身体前倾，望着面前那刚刚比

铁案高出一个头的孩子。  

这孩子身上裹着肮脏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毛毯，脸上、手上，只

要是露在外面的部位，都用布条缠得密密实实，只露出一只左眼，宁

静地望着汉斯。这孩子看个头不过八九岁模样，也不知道是男是女。 

本来老汉斯绝不会浪费一点功夫在这种明显不合格的流民身上，

他开的可不是慈善机构，或许是方才刚见过血让他的心有点柔软，或

许是对本月劳力缺乏的忧虑，或许是那个孩子的眼神，不管怎的，他

犹豫了一下，竟然开口问道： “你也想要工作？ ”  

孩子点了点头。  

“好吧！不过你先告诉我是男是女吧？ ”老汉斯道。  

“男的。 ”孩子终于开口了。与同龄孩子比起来，他的声音略显低

沉，却有种说不出的磁性味道。  

“很好，男孩，去那边领工具。和其他人一样，挖一百公斤矿石

出来，就可以得到五分钱。这是对你最大的优待了。你穿成这个样子，

不会是生了什么病吧？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至少你身上没有臭味，老

汉斯的鼻子可是很灵的。去干活吧，早点干完早点填饱肚子，等你干

不动了，就去找瘸子彼特，他会告诉你你赚了多少钱，能换多少吃的。”  

在老汉斯的唠叨中，男孩提着快比他还要高的铁镐，背起几乎要

擦到地的背筐，慢慢消失在矿道深处。  

直到他的身影消失，老汉斯这才摇了摇头。他忽然转头，向紧跟

在身后的黑西装壮汉问道： “我今天是不是特别的啰唆？ ”  

在这个有些神经质的老头面前，壮实得像头牛的黑西装却不由自

主地退后一步，赶紧用力坚决地摇了摇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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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汉斯干笑两声，道：“你很聪明，所以我让你当了卫队的头儿。

不过你要始终记得，这片地方，我是公司唯一的正式代理人，我能让

你随意杀那些野狗一样的流民，也能让你明天就变成一只狗。而年纪

大些的人总有些怪僻的，你只要干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，听明白

了没有？ ”  

“明白，汉斯先生。 ”  

“你应该称呼我汉斯阁下！ ”  

“明白，汉斯阁下！ ”  

老汉斯哼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曲调，走进了一间铁皮钉成的棚屋。

甚至在几公里外的镇上，这间不怎么透风漏雨的铁皮棚屋也可以算得

上是豪宅了。  

黄昏很快到来，在饥饿中睡了一天的腐狼们发出阵阵长嗥，开始

幽灵般四处游荡，寻找着能够填饱肚子的机会。  

吱呀声中，老汉斯推开棚屋铁门走了出来，眯着眼睛看着就快沉

没的夕阳。睡了个午觉后，他感觉精神好多了。不远处的矿洞里已经

空空荡荡的，干活的人早已出来、都领完了自己的口粮，回栖息处去

了。当太阳落入地平线的一刻，错综复杂的坑道中便会遍布一米多长

的凶暴地鼠，它们强劲有力的上下颚、锋利坚固的门齿可以轻易咬断

二公分粗细的铁条，多么坚固的岩石在它们面前也不值一提。好在只

消太阳升起，凶暴地鼠便会钻入地下深处，陷入深眠，因此矿工们至

少还有大半天的时间挖掘矿石。  

几乎是在太阳完全沉没的同时，矿坑洞口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。

男孩背着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一筐矿石，蹒跚着走了出来。  

老汉斯的眼皮跳了几跳，他不动声色，看着那瘦小孩子拖着背上

的矿石过了秤，再倒在如小山一样的矿石堆上，然后拿着工头写的纸

条慢慢走了过来。男孩身上缠着的布条上，已被矿粉染上了大块的赤

黄和杂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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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男孩走过来，老汉斯绕到了屋子后面。那里，靠着铁皮屋子

竖着个大棚，少了半条腿的瘸子彼特吃力地挪动着自己那超过一百公

斤的身躯，叫道： “小子，过来！ ”  

男孩走到棚子下面，递上了纸条。瘸子彼特扫了一眼，不由得吹

了声口哨，道：“小子不赖啊！比很多大人干得都多。来，这是单子，

看看你想换些什么。你识字吗？哦，识得，真了不起！这单子上的词

我也只认得一大半。嘿，不要看那边，那上面的东西你现在还换不起！

看从这往下的。 ”  

彼特用自己的粗手指在长长的清单中间一划，男孩便向单子上望

去。他的目光停留在 “饮水 ”那一栏，又一路向上望去，直到视线被彼

特的粗手指挡住为止。  

“就是这个。 ”男孩用缠满了布条的手指点着清单。  

彼特登时叫了起来： “啊哈！三级饮用水！小子，你一定是个贵

族吧，听说贵族们的身体都嫩得只能喝纯水，就是那种一点杂质也没

有、根本没有辐射的水！ ”  

“就是这个。 ”男孩指着清单，声音平静得一点波动都没有，让人

都有些怀疑这会不会是人工合成的声音。  

彼特耸了耸肩，从身后一堆木箱中翻出一罐同样看不出年代的饮

料，扔给了男孩。 “给！三级饮用水，奢侈的小子。 ”  

男孩将饮料罐小心地收入毛毯里，转身要走，瘸子彼特挠了挠头，

拿过拳头大小、硬得像矿石一样的霉面包，扔给了男孩： “小子，挖

矿是个力气活，不吃东西可不行。拿着这个，记着，你欠了瘸子彼特

五分钱，明天从你的工钱里扣！ ”  

男孩接过了面包，同样小心地收入毛毯中，然后向瘸子彼特深深

鞠了一躬，这才向黑暗中走去。  

黑暗笼罩的荒野里，数十双狼一样的目光盯上了男孩，窃窃私语

声此起彼伏。  

“那小子今天干得好像不少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他都换了点什么？

说不定是半条面包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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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敢打赌，他怀里肯定有一大块烤凶暴鼠肉！ ”  

旁边一个懒洋洋、却透着股凶残的声音接过了话头： “嗨！那边

几只新来的菜鸟，你们不知道老汉斯的规矩吗？在他的地盘上，谁也

不能抢换来的东西。 ”  

先前的声音显然不太服气： “老汉斯？他能管得了什么？这种老

头我可以打十个！ ”  

那懒洋洋的人笑骂道： “就凭你？给老汉斯舔屁股都不配！ ”  

被骂作菜鸟的人还不服气，正想争辩，谁知道对方忽然就没了耐

心，打了声呼哨，叫道： “小子们，把这个想捣乱的家伙切碎了喂腐

狼！ ”  

十余个黑影应声而起，围拢过来。  

短暂惨叫声过后，荒野又恢复了宁静。人们要抓紧时间休息，明

天才能多背一筐矿石出来。  

仓棚中，瘸子彼特已看不见男孩的身影，他抓了抓已没剩几根头

发的脑袋，喃喃地道： “这小子要去哪里？要是他被腐狼吃了，我的

五分钱可就泡汤了。嘿，老汉斯，你说我的钱不会泡汤吧？ ”  

一直斜靠在棚柱上的老汉斯摊了摊手，道： “天晓得。 ”  

瘸子彼特吃力地站了起来，开始收拾起操作台上的食物和纪录清

单。他仅剩的大腿粗壮有力，足够撑着一百多公斤的身体在仓棚内跳

来跳去而不用拐杖。他拿起男孩交过来的最后一张纸条，刚要顺手扔

了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看了看，自语道： “三级饮用水，真不知道

他要这个做什么。矿坑里的辐射可比镇外的污水要强烈得多，这可不

是喝口干净水能够解决的。 ”  

老汉斯从彼特手里拿过纸条，扫了眼上面的数字，便将纸条揉成

一团，随手扔到了仓棚外的火坑里。  

老汉斯咳嗽几声，吐了口浓痰，道：“彼特，回头告诉疯狗麦德，

从明天起每筐少扣那孩子十公斤分量。如果他能在这儿干满一个月，

就给他算足额的分量。 ”  

彼特说： “这好像有点不合规矩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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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在养孩子。 ”老汉斯点了根只剩一半的香烟，说话的声音有些

沉闷。  

彼特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来，道： “什么？他才多大，怎么会要养

孩子？ ”  

老汉斯吐出个烟圈，说： “三岁以下的孩子，如果一直喝没有辐

射的水，吃干净的东西，对，就是一直吃该死的三级水和食物，那么

长大后就不会变异。 ”  

彼特眉毛一挑，道： “老天！我还以为每个人都是要变异的呢。

不过你怎么知道这些？ ”  

老汉斯平静地道： “因为我也养过孩子。 ”  

彼特吃了一惊，道： “你可从没说起过这些。他多大了？该有二

十岁了吧，老天保佑，他可千万别跟你一样的丑。 ”  

老汉斯笑了笑，道： “那时候我很穷，没办法找到足够多干净的

水和吃的。他五岁的时候发生了变异，没有挺过去。 ”  

彼特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 “老家伙，抱

歉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你知道……哦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碰到过一个

能生孩子的女人，也就没机会养个孩子。 ”  

老汉斯重重地吸了口烟，望着仓棚外带着惨淡绿色的夜空，道：

“伙计，你从来不需要跟我说这些。当初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变成腐

狼的食物了，公司代理人的位子也轮不到我来坐。 ”  

彼特抱起一个将近五十公斤的给养箱，单腿一撑，跳起一米多高，

将给养箱轻轻放在最高的架子上，又挠了挠头，说： “我可不是存心

救你。你知道我可是格斗域的高手，那个时候强化防御的能力就已经

是二阶了，那头狼王随便怎么样都咬不死我。可是你不一样，像你们

这种玩类法术域的软蛋，它一口就能把你的半边屁股给撕下来！ ”  

老汉斯将手中的小半截香烟递给了彼特，拍拍他的肩，道： “伙

计，早些睡吧，这么晚了，不会有女人来这里的。 ”  

彼特狠狠吸了口烟，憋在肺里，直到再也忍不住才吐出来。老汉

斯已经回到铁屋里去了，只听扑通一声重物坠地的声音，代表着他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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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将自己扔在了床上。瘸子彼特从操作台下拖出一只绿漆铁箱，从里

面小心翼翼地取出本烂得随时都可能散掉的杂志，借着篝火的光芒，

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，鼻息渐渐粗重。  

杂志的封面忽然脱落，掉在了地上。封面上那身材火暴的妖艳女

人已因年代久远的原因变得有些模糊不清，不过仍然可以看到封面上

那醒目的《PLAYBOY》。在封面下边，一行小字标示出了这本杂志

的出版日期： 1982 年 2 月号。  

不管荒野中的流民新来了多少，也无论原来的流民莫名其妙地消

失了几何，太阳从来都是照常升起。  

男孩和昨天一样，刚好人们都下了矿道时到来，在太阳完全沉没

的一刻出矿，挖出的矿石也和昨天一样多，换的东西也一样。唯一不

同的是他欠瘸子彼特的钱从五分变成了十分。  

一个月后，或许是有足够多的食物吃，或许是男孩的力气见长，

每天赚的钱比以前多了一些，于是他欠瘸子彼特的账一天天减少。  

荒野中的生活单调而又重复，一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。  

在这个时代，能够单调重复地活着，已经是难得的幸福。能够不

用和腐狼抢夺食物，也有辐射度不那么强烈的水喝，还有什么可以奢

求的呢？至于无聊，那是太过奢侈的话题，只有疯子才会偶尔想想。 

最初的时候，流民中还有新来的菜鸟想打男孩的主意，可是他缠

满全身的布条吓住了他们。这个年代至少有数十种能够强烈传染，而

且无药可治的病，这些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腐烂。许多人都

在暗中猜测，在那些布条下面，究竟已经烂成了什么样子，并且打赌

他还能活多少天。然而当最大胆的赌徒设下的期限也过了之后，就有

四个胆子足够大，而且足够无知的菜鸟在黑夜中尾随着男孩远去。有

三个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回来的那一个则是跟丢了男孩的行踪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流民们便发现那个人被高高吊在老汉斯屋外的木杆上，

那穿黑西装的保镖用那杆双发霰弹枪足足朝他轰了十发，他仍未断气。

在如何折磨人方面，黑西装显然颇有天分。  

从此之后，流民中的老鸟都知道千万不要打那个男孩的主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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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过去了。  

男孩挖出的矿石已经是最初的四倍，但需要换的食物也不断增多，

所以他从来没有积蓄。老汉斯面上的皱纹更加深了些，瘸子彼特珍藏

的那本 1982 年版《花花公子》的页数也从十五页变成了十一页。  

在第五年上，矿坑中能挖出的矿石越来越少，荒野上朴素的幸福

也就到了尽头。  

在一个黄昏，当他再一次从瘸子彼特那里领到了食物和水后，老

汉斯叫住了他。当初的男孩，如今的少年跟着老汉斯进了铁屋。屋子

里堆满了杂物，但是里面有一张床，一张真正的、有被褥有枕头的床。

这样的一张床足够将老汉斯与所有人区分开来。少年并没有向床多看

一眼，而是一直看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幅手绘地图。地图画得十分粗糙，

上面仍留有大片空白，还有一些地方则用红笔标上了醒目的危险字样。 

“我们在这里。 ”老汉斯向地图一指，然后手指一路向西，一直指

到标注着猩红危险字样的圆圈才停下来，接着说： “这片地方是喷火

蚁的巢穴。这些一米多长的家伙十分难缠，它们不会真的喷火，但是

却要格外小心它们喷出的酸液，被沾上了比火烧还要糟糕。最讨厌的

地方则是这些家伙从来都是成群出动。不过它们身上也有好东西，它

们的前爪比钢铁还要硬，可是分量却轻了一半，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可

以卖得出去，价钱还算不错，因为没几个人敢去猎杀喷火蚁。它们的

后腿中间，有一小块肉没有辐射，也没有毒素，就是分量实在太少了

些。 ”  

少年安静地望着地图，似乎要将上面的一笔一画都刻在心里。那

唯一露在外面的眼睛的颜色显得深碧，瞳孔周围又隐隐透着些灰纹，

晶莹剔透，如同一块最上等的翡翠。这么多年来，老汉斯发现自己还

是第一次看清楚少年的眼睛。  

老汉斯清了清嗓子，又向喷火蚁巢穴南端指了指，那里只有个 W，

不知道代表着什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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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里有个山洞，洞里有个污水潭，那里有只变异过的大水蛭。

如果你用自己的血喂它，它就会排出体内多余的水。这水只含轻微的

辐射，没有多少，勉强够一个五岁孩子喝的分量。 ”  

“喷火蚁的巢穴离这里大概有一百多公里，你可能得走上几天。

明天这个矿场就要关门了，你也不用过来了。 ”老汉斯挥了挥手，少

年就安静地离开了铁屋。临出门之前，少年望向老汉斯，轻轻地道了

声谢谢。  

少年的声音轻柔如风，又有种神秘的磁性。若是放在以前的时代，

或许有成为超级巨星的潜质。  

第二天清晨，阳光将游荡的腐狼赶回了巢穴，但也带来了呼啸而

过的狂风和拳头大小的砂石。从矿场向西，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，

火红的岩石被风沙吹削成一根根树立的千疮百孔的石柱。放眼望去，

只能看到几株低矮、遍布锐刺、枝叶中都含有剧毒的沙荆。岩蝎和巨

腹黑蜂都是致命的威胁，然而最大的危险则是没有水，哪怕是充满了

辐射的污水也没有。  

当岩蝎都藏在岩石缝里躲避阳光的时候，少年出现在戈壁边缘。

他用黑色的毡毯裹紧了全身，缠满绷带的手里牵着个小小的孩子，孩

子身上同样披着条黑色毛毯。  

在岩蝎的复眼中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手牵着手，慢慢向戈壁深处

走去。忽然一阵狂风吹过，将小孩头上的毛毯掀开，便有一片苍灰色

如丝缎般的长发洒出，在阳光的映射下，挥洒出千万点炫目的光辉。 

少年停了脚步，细心地将她的长发拢好，重新给她遮上毛毯，然

后再牵起她的手，继续向戈壁深处穿行。  

这样走了整整一周，他们终于找到了老汉斯说的山洞，也发现了

那只变异水蛭。少年将女孩在洞中安置好，便在夜色下，独自向喷火

蚁的巢穴行去。  

直至第三天的黄昏，少年才挣扎着回来。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

洞口等他归来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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